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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夏天，周晓梦（左二）在儋州中和镇七里村采访。

2017年7月3日，刚走出
校门的我，拽着拉杆箱，肩负
双肩包出现在海南日报社门
口，尽管家乡广西与海南隔海
相望不过数百里，这是我第一
次踏上海南的土地。

“ 海 南 的 历 史 文 化 名
人？我能想起的大概只有海
瑞，如果算外来人，还有伏波
将军马援、黄道婆、鉴真这几
位。”入职报社第一天，与新
同事聊起海南的历史，才发
现我头脑中的知识匮乏得
很。也许正是这种知识匮乏
的危机感，让我一经接触《海
南周刊》的稿件，便产生了一
种“久旱逢甘雨”的欣喜。

那是一个炎热夏天的清
晨，海口郊外、南渡江畔层林
密布，如红土地上涂抹了一
笔浓厚的湿绿。踏着雨后的
泥径，走入荆棘丛中，这是我
在见习期间由报社同事计思
佳指导，去采写我的第一篇
《海南周刊》稿件的情景。

当从泥土中偶尔翻出一
片上百年历史的砖块、瓷片
时，情不自禁生出写作的冲
动。千年之前，鉴真大和尚
遇风浪飘零到海南，这些故
事虽早已知悉，但未曾想到
他所创建古寺的遗迹，他所
行经的路径就在我的脚下，
历史的真切感、厚重感油然
而生。

达士巷、美舍河、千年古
港、火山古村落……一年多
来，我在《海南周刊》刊发的
稿件超过了50篇，每一篇的
采写，既是对写作能力的一
次学习提升，也是对海南历
史文化了解的加深。而这个
过程中，《海南周刊》的编辑
老师对我写作和了解海南文
化的帮助很多，也使我有了
很多机会去认识一个立体
的、多维度的海南。

去年11月，海口党史研
究室送来一本新出的《王海
萍传》，老实说，在此之前我
并不知道王海萍是何许人。

雨夜潇潇，挑灯夜读，读来精
彩处忍不住要叫好，“原来海
南近代还有这样传奇的革命
人物！”于是便向海南周刊申
请为王海萍作一文。不料却
被主编告知，“《海南周刊》对
王海萍的事迹已写过好几
篇，你可以去找来看看。”

我便将过去《海南周刊》
关于王海萍的稿件找出来看，
果然采访、写作都已经很深
入。也许是主编不忍打击一
个新记者的写作热情，最后还
是同意我另寻角度为王海萍
再作一文。自此以后，我再想
到选题，也总要先看看往期
《海南周刊》是否写过。

采写《海南周刊》稿件，使
我在走出校园后仍能保持阅
读的习惯。虽然记者这一工
作每日与文字打交道，但时政
报道或是基层工作的报道，很
多时候由于对时效性要求高，
不能有很多时间去作阅读准
备。《海南周刊》的采写时间较
充足，本身对背景资料的运用
也较多，所以阅读成了采写每
篇《海南周刊》稿件前的必备
工作。

由工作而起的阅读带来
了许多工作之余的乐趣。去
年秋天一场大雨让海口多处
城市内涝，当时正好读到王佐
《鸡肋集》中的诗句“海国今秋
风雨多，等闲平地欲成河”不
禁哑然失笑；如今在三亚驻
站，住处离鹿回头岭不远，读
正德《琼台志》中发现三巴大
王“建寨于鹿回头胜地”的记
载，想到七百多年前鹿回头就
有“胜地”之誉，不禁感叹三亚
历史之久远……

《海南周刊》十年，是笔耕
海南文化的十年。我有幸参
与其中收获了许多，作为年轻
的记者，在此过程中得到了采
访写作能力的提升，也结交了
许多忘年之交，更是在历史纵
深维度加深了对海南文化的
了解，当然，这一过程还没有
结束。

我承认我常常迟交《海
南周刊》的稿子。

这不是一个良好的工
作习惯。

我不好意思和大家说
我拖延时间最长的一篇稿
子是哪篇和具体拖了多长
时间，但我可以很严肃认真
地告诉大家，《海南周刊》编
辑总会给稿子使用等待权
利的机会。

显然，从这一点可以看
出，他们对稿子，比对我更
有耐心和耐力得多。

在自然界的研究发现
中，史诗级拖延甚至可以被
正名。世界多荒诞。

不久前，有一篇自然科
学论文表示，比起大家熟悉
的自然法则“适者生存”，或
许“懒者生存”“拖延症者生
存”才能更好地描述生物演
变的历史。

美国堪萨斯大学的一
支科研团队研究了大西洋
中299种软体动物，搞清楚
它们从 500 万年前的上新
世至今获取能量的情况，得
出了这个结论。成果发表
在英国期刊《皇家学会报
告》上。

不该为自己的“拖延
癌”辩护。但我很想说，《海
南周刊》其实是有“拖延之
美”的，它所关注的内容和
话题很大一部分来源于时
间埋藏之处，有些甚至经历
过岁月漫漶，选择等待时间

的洋葱上再剥去几片，再回
头、寻找、弯腰、拾起来，然
后花上一段时间，在文字的
大海里找出适合它们的组
合，并列排放，呈到读者眼
前，字字句句等待他们的眼
力思想的检阅，也等待时空
的静态洗涤。

这种“拖延之美”是一
种缓慢之美和沉淀之美。

在这个过载的信息时
代和折腾的欲望年代，最
快最迅速被要求唾手可
得，手机里塞的资讯 APP
让人秒知世间大事小情，
货物商品被鼠标点中后在
各地运来运去，大家都希
望最快最迅速，恐惧被浪
头抛下，焦虑被匆匆步履
淹没。都很快很迅速，可
还是恐惧焦虑。

慢一点，也没什么。
有一回在儋州中和镇

七里村找一片树名叫作“玉
蕊”的特别的树林，它们盘
根错节，生长在河水旁。村
民说它们的树龄有上百年，
土名叫“水盏”，夜晚它们的
花就悄悄绽放，又香又漂
亮。候到天擦黑，我们不仅
看到了绽放的水盏，还看到
了羞涩红脸目送的夕阳。
看花看斜阳，什么写稿的
事，早扔到了一边。

“诶，你的稿子呢？我
们在等哦。”编辑说。他们
一直这样说，《海南周刊》一
直这样慢慢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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